
婚配理论主要有同类匹配理论、资源交换理论、择偶梯
度理论。所谓“同类匹配”，即人们总是倾向于选择与自己年
龄、居住地、教育、种族、宗教、社会阶级以及价值观、角色认
同等相似或类似的异性为配偶。资源交换中的“资源”包括
社会资源和个人资源，比如以外貌等个人资源与家世背景

等社会资源交换。择偶梯度理论认为，男性倾向于选择社会
地位相当或较低的女性，而女性往往更多地要求配偶的受

教育程度、职业阶层和薪金收入与自己相当或高于自己，也
就是婚姻配对的“男高女低”模式。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
的婚配同样符合这些婚配理论，呈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一、盛行同类婚，即同阶级内通婚
一个人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属性，在这些社会属性中，具

有类似性的合格者比较容易成为配偶选择的对象。我们将
这种具有相似性的人的结婚称之为同类婚。[1]维多利亚时期
大多数中产阶级的婚姻都是同类婚，都是在同社会群体内

缔结婚姻。这也是这一阶级注重财产和等级观念的结果。企
业家家庭会将女儿嫁给高级公务员、专业人员和大学教师，
从而将不同的中产阶级职业群体和不同出身背景的人结合

起来。对于小乡绅的子女来说，合适的配偶可以在专业人员
如银行家、出庭律师、初级律师、军队人员和较富裕的职员
中找寻。19世纪末期，在伦敦学校委员会中的 230对夫妇
中，有 59对夫妇都是校长，占 25.65%。[2]可见，有许多女教

师嫁给了具有相似背景的男教师。下层中产阶级的配偶可
以通过地方的亲属、朋友和宗教团体获得，家庭朋友网是遇
见未来配偶的重要范围。中产阶级妇女，像她们的上层阶级
姐妹们一样，经常嫁给她们在家庭的社交圈子里遇到的男

人。如汤姆森家族一般就是由朋友网提供的配偶。玛格丽
特·加德纳嫁给了她表兄的朋友詹姆斯·汤姆森，她是在去
拜访亲戚时遇见他的。大约 30年后，他们的女儿安娜嫁给
了她父亲以前的一个学生和朋友，他们的另一个女儿伊丽

莎白也嫁给了她父亲的一个朋友。[3] 在体面的上层中产阶

级中，活动范围更广泛，婚姻市场也更广阔，通常年轻男女

都在公众场合邂逅，这些公众场合包括派对、舞会、茶会、下
午的拜访、野餐和音乐晚会。这些场合的参加者同样都属于
同一阶级和社会地位。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是一个高度分
层的社会，阶级关系的特征是社会隔离，尤其在休闲娱乐领

域。这种隔离的阶级关系确保年轻的中产阶级住在一个封
闭的社会圈子里，使他们不太可能遇到社会地位不合适的

配偶，这也是相配性的保证。中产阶级选择同类联姻是基于
对社会地位和财富重要性的考虑。他们的婚姻经常与包含
财产的决定密切相关。不仅长子的婚姻如此，其余孩子的婚
姻也如此。为了保持财富与地位，同类联姻是更让人满意
的。在下层中产阶级中，门当户对的趋势还基于企图保持与
劳动阶级家庭的社会距离的意愿。群体外结婚会威胁家庭
的社会地位，所以存在强大的压力以确保这种状况不会发

生。如马德琳·史密斯，一个成功富裕的格拉斯哥建筑师詹
姆斯·史密斯的女儿，与一个贫穷的收容所职员埃米尔·朗
热利耶相恋的经历就是如此。他们的地位不相配，所以马德
琳的家人一致反对，使马德琳的决心快速崩溃了。[3]她的例

子说明，中产阶级婚姻的决定不仅仅是个人基于浪漫爱情

之上的选择，还有很多现实的门当户对的考虑。当然现实中
也存在少数跨阶级通婚的情况。中产阶级的中下层的男性
的新娘仍有 1/3到 2/5是跨越阶级界限的，主要是技术工人
的女儿，但是也不排除城市和乡村劳动者的女儿，尤其是家

内女仆。最富裕和最成功的资本家也可以跨越自己的阶级，
与贵族缔结婚姻。一般来说，跨阶级通婚中，中产阶级男性
愿意和下层阶级女性通婚，而中产阶级女性则倾向于和上

层阶级男性通婚，而不肯和下层阶级男性通婚，即婚姻配对

中的“男高女低”模式，这正符合择偶梯度理论。
二、相比较下层阶级而言，结婚较晚，初婚年龄较大
维多利亚时期的婚姻仍是传统的晚婚模式，维多利亚

人结婚要比大多数人想象得要晚。一般来说，所有阶级的妇

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中产阶级的婚配状况
李宝芳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天津 300191）

【内容摘要】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的婚配呈现出几个典型特征：盛行同类联姻，主要在本阶级内通婚；结婚较晚，初婚年龄较大；
很多人终身不结婚，独身率高，出现“过剩女子”现象。这种婚配状况是这一阶级独特的婚姻观念和社会处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关 键 词】维多利亚时期 中产阶级 婚配 过剩女子
中图分类号：K5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 9106（2011）05- 0115- 03

* 作者简介：李宝芳（1980-），女，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学。

2011年 5月 社科纵横 May，2011
总第 26卷第 5期 SOIAL SCIENCES REVIEW VOL. 26NO. 5

115



女在 23－26岁之间结婚；男人在 25－30岁之间结婚。[5]对

整个国家而言，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是 25岁，男人是 27或
28 岁。[5]1851 年女性平均婚龄是 25.8 岁，1871 年下降到
25.2岁，在世纪末期又上升到 26岁。[6]婚龄会有地区差异，

也会因社会阶级或者职业不同而不同。工人阶级结婚的年
龄要稍微小一些，而中产阶级男女经常三十多岁才结婚。
1871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男工人结婚的平均年龄为 24
岁，女工人大致为 22岁，而在中上层社会中，男子通常推迟
婚姻到 28岁，女子则到 24岁。[7]1874年，统计学家查尔斯·
安塞尔从专业人员家庭的问卷表里得出，男人的平均初婚

年龄是 30.51岁。[8]1886年，英国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中，工
人是 24岁；商人是 27岁，专业人员则超过 31岁。[7]

初婚年龄存在阶级差异的原因可以从经济和文化两方

面来解释。工人依靠体力谋生，达到经济水平的最高点较
早，所以不必像中上层那样需要一定的年限来获得事业和

社会地位。J.A.班克斯认为中产阶级的男子会推迟结婚一
直到能够支付得起一所房子和仆人的花费，这是维多利亚

中产阶级体面观的要求。这种体面观要求男人是唯一的养
家糊口者，而达到能供养一个家庭的经济水平需要时间，除

非未来的配偶有遗产或嫁妆。中产阶级认为婚姻是代价高
昂的。托马斯·特赖恩认为当时的人意识到婚姻是“不确定
的收益和确定的付出”[9]。他们要花较长的时间获得一个安
全的底线以供养他们更大的家庭。各阶级结婚时需达到的
财产量由于各阶级的社会期望不同而有差异。中产阶级对
结婚时的财产期望较高，所以结婚的年龄也较大。菲尼亚
斯·芬恩在 22岁时获得法律学位，然后被送去一个律师会
所待了三年。他说：“我敢说我有一天会结婚……但是可能
得 40岁或者 50岁了。”[6]。中产阶级夫妇一般希望能够自
给自足，能够建立自己的家庭。他们越来越不愿意在没有足
够的资源之前就开始婚姻生活。一个男人应该能够让他的
妻子和家人过得舒适才能结婚的观点已经成为一种习俗。
马修·达文波特·希尔注意道，他的父母结婚时，收入只有一
周一基尼，而他们这一代对此已经变得无法忍受了。[10]男子

作为求婚者被接受后的第一个任务是要解决“如何供养妻
子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那么通常都要推迟结
婚。所以在中产阶级中，漫长的订婚期很普遍。莫莉·休斯，
是伦敦的一个中产阶级妇女，在回忆录里回忆她在结婚之

前经过了多么漫长的等待：“1896年正忙于为女王的即将
到来的继位 60周年纪念做准备。阿瑟（她的未婚夫）和我也
正在为我们的事情忙碌。女王继位 50周年纪念（10年前）
是我们第一次相见的场合，我们认为在 60周年纪念时结婚
是一个好主意。”[12]可见他们从相识到打算要结婚经历了长
达 10年的时间。
三、独身率高，出现“过剩女子”现象
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结婚晚，初婚年龄大，甚至还有

相当数量的人终身不结婚，独身率很高，尤其独身的女子更

多，被称为“过剩女子”。“过剩女子”问题是在中产阶级中出
现的一个独特现象，成为当时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在英格
兰和威尔士，有 2/5的女性，在苏格兰有几乎一半的女性在
25－29岁之间仍然未婚；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几乎 1/7的

45－49岁的女性仍然未婚，在苏格兰，这一年龄段未婚的
女性比例为 1/5。[6]甚至对许多女性来说，做“家中的女孩”
是她们延续一生的命运。苏格兰，1861年从未结婚的男性
比例是 135‰，女性比例是 201‰；1891 年男性比例为
134‰，女性比例为 187‰。在对格拉斯哥的研究中，所有超
过 26岁而从未结婚的妇女的比例从 1851年的 35.3%稳步
上升到 1891年的 50.9%，到 1891年，超过 30岁的妇女中
有 44%的没有结婚。[3]中产阶级中的单身女子一直在增加。
在 15 岁到 45 岁之间的单身女子数量从 1851 年的
2,765,000人增加到 1871年的 3,228,700人，相对于单身男
人，过剩女子的数量从 72,500人增加到 125,200人。[13]可

见，在中产阶级婚姻市场上，女子数量供过于求。1851年不
同阶级的婚姻状况表，可以看出：工人阶级、下层中产阶级、
上层中产阶级女性的单身率分别为 16%、34%、34%。三个
阶层中女性已婚率分别为 10%、5%、5%。无疑，人口和社会
因素都在维多利亚中产阶级社会中的“过剩女子”问题上起
了作用。人口学家指出，性别间尤其是婴儿期的死亡率的差
异所致。他们从维多利亚时期的人口统计资料中发现：与女
婴相比，男婴存在比较高的死亡率。而且，伴随着英国对外
贸易和殖民范围的扩展，人们纷纷移民美国或英国的海外

殖民地，其中男性移民远远超过女性移民。1830年以来，英
格兰和威尔士大约有五百万向外移民，主要是男性，所以妇

女相对于男人的比例逐渐上升，到 1891年，在整个 2,900
万人口中妇女比男人多一百多万。据统计在 1861 年有
124,000名男性移民海外，而女性只有 41,000名。这无疑加
重了原本就有的性别失调，在 185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两
地 25－29岁年龄段男女比率大约是 91：100，而在英格兰
不平衡更严重，比率为 83：100。在爱丁堡和利斯，1851年超
过 20岁的男人数量为 47,049，女人数量为 64,638；1861年
超过 20岁的男人数量为 49,045，女人数量为 67,629。
按照中产阶级理想的家庭观，家庭中男子是一家之主，

具有无上的权威，但同时也要承担养家的重任。女子被看作
与孩子一样依赖他人而没有自主权，在婚姻中处于受供养

的位置，其全部的职责就是做一个好妻子与好母亲。保证妻
儿生活得悠闲与奢华，不仅是一个男人事业成功的标志，也

是其地位的体现。伴随着工业化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女
孩对于其未来丈夫的物质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使婚姻在

这一时期变得越来越昂贵。对于一个事业刚刚起步的中产
阶级青年男子而言，与一个相同阶级的女子结婚并维持一个

与其地位相符合的体面家庭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在这
种情况下，有些男子采取不愿结婚的逃避方法，更多的人则

推迟婚龄，直到他能够供养一个符合其地位的家庭，而且中

产阶级的男人经常选择比他们小的姑娘为妻，这就使中产

阶级婚姻市场中竞争丈夫的女子供大于求，导致女子出现

过剩。中产阶级都趋向于与自己同一社会地位的人通婚，许
多婚姻都是在有着相同职业和社会背景的家庭之间缔结。
通过婚姻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的可能性对女人来说更大，

所以中产阶级女子愿意与本阶级或上层阶级的男子通婚，

而不愿意与下层阶级通婚，即择偶中的“男高女低”模式也
是造成“过剩女子”的原因之一。但是也有一（下转第 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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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16页）些证据表明，妇女认为婚姻是一场赌博，她
们意识到伴随婚姻而来的是在法律、社会和经济上受限制，
失去独立地位，所以对婚姻持谨慎态度，甚至选择不结婚。
女权运动以及“新女性”的出现都是日益增长的中产阶级妇
女放弃婚姻的征兆。
简言之，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的婚配呈现出几个典

型特征：盛行同类联姻，主要在本阶级内通婚；相比较下层

阶级而言，结婚较晚，初婚年龄较大；甚至很多人终身不结

婚，独身率高，出现“过剩女子”现象。这种婚配状况是这一
阶级独特的婚姻观念和社会处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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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存在的，即使是处于天地境界的人，其所做的事，也是

一般人所做的事。“人的境界，即在人的行动中”。所以我们
应该充满对生活的信心，要热爱生活，要善于发现生活的

美，要快乐的生活。冯友兰还指出，人所享受的一部分世界
有大有小，境界高者，享受的一部分世界大，境界低者，享受

的一部分世界小。享受是一种感觉，其能让人感到快乐。我
们应该学会享受生活，要相信生活是美好的，我们一定会过

的比现在更好，要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为了获得人生最丰
富的意义和价值，为了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精彩和充实，我们

应该追求对宇宙人生的全面了解、果敢地去追求高层面的
人生境界。
从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角度看，冯友兰他把其思想体系

的旨趣规定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
万世开太平”，这就清楚地表明他极为重视人生的意义和人
生的价值，并把这一重要理论问题视为其哲学思想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冯友兰明确指出：“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
所谓人类精神，也就是指人的道德情操的自觉，即对理想人

格、理想境界的追求。而这种追求足可以启迪人们：既然生
而为人，那么，我们就应该从现实出发去追求人类应有的理

想态度，并从中获得对现实生活的坚强而美好的信念。这是
儒家传统人生价值观的一贯导向，也是冯友兰人生境界论

的价值和意义的根本所在。
哲学是痛苦的，又是快乐的！因为只有哲学才能使人生

通达最高境界，正是在哲学的痛苦之中，人赋予了人生以意

义，实现着自身的价值。要享受哲学的快乐，必先经受哲学
的痛苦。事实上，冯友兰先生自己也用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
程诠释着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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